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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一

五岳独尊，云海浩瀚。
一条扁担，挑遍泰山。

从人间烟火到天街云端，
柴米油盐酱醋茶，被你们一步步挑上南天。

铁砧般的肩膀，磨出了厚茧。
黑又壮的双腿，沉稳又矫健。
一头挑着家庭的温饱与期盼，
一头挑着游客的向往和惊叹。
比秦朝还古老的盘山道啊，

每一级石阶，
都沁着你们的血汗。

二

红门宫前，你们整装待发。
中天门下，你们步履未缓。
十八盘陡，你们腰杆不弯。
南天门高，你们志在云端。
碧霞祠里，你们焚香祈愿。
瞻鲁台上，你们笑看群山。
一砖一瓦，筑起殿宇万千。
一草一木，见证岁月流转。
灿若星辰的石碑圣殿，

哪一处没有挑山工的奉献，
哪一处没有劳动者的礼赞。

三

披星戴月，你们出发在黎明前。
风雨兼程，你们穿行在云雾间。
露宿风餐，你们与松泉石为伴。

勇往直前，你们把坎坷踏成平坦。
脚踏石路，眼望青天，

号子一声，回荡在万壑千峦。
你们是泰山的脊梁啊，
扛起了千年香火的绵延。
你们是流动的血脉啊，

让这座圣山，
永远年轻、永远巍然。

四

有人说，泰山是神仙的居所。
我说，泰山是挑山工的家园。
每一块摩崖石刻的背后，
都有你们沉默的呐喊。
每一片云海日出的壮观，
都有你们汗水的浇灌。

你们是见证者，看过千年云烟。
你们是建设者，筑起琼楼玉观。

你们是宣传员，把神话讲成平凡。
你们是泰山一道古老而年轻的最美风景线。

啊——泰山挑山工，
一根扁担，连着天街凡间，

一头连着大地，一头通向蓝天。
你们用脚步丈量信仰，
你们用坚韧书写诗篇。

你们的名字，和泰山一起，
永远矗立在天地之间。

挑山
——致敬泰山挑山工

□王长江

今秋，我回到久别的故乡，在泰山
奇石城公交站下车。已是新晋祖父的
堂弟前来接我，去村南金燕山庄，品鉴
地道的乡土喜宴——十全席。

在故乡，谁家添丁贺喜，当地人
叫作“吃面”，而十全席，便是这场贺
喜宴席里的“重头戏”。开席之前，
主家先端上卤面，一碗碗面寄寓着
对新生儿的美好祝愿，祈愿孩子平
安康健，日子绵长顺遂。

吃过喜面，稍作休息，方才正式
开摆十全席。传统的十全席，先上
四道凉菜压桌下酒，从头至尾不撤，
寓意四季平安；六道热菜次第上桌，
取六六大顺、阖家美满之意；紧接
着，整鸡、整鱼上桌，象征大吉大利、
年年有余。宴席的压轴菜，多是一
盆滚烫的丸子汤，丸子团团圆圆，这
是乡俗里地道的“送客菜”，寓意诸
事圆满，十全十美。

我年过古稀，头一回见识十全
席，还是在物资匮乏的困难年月。那
年，小姑喜得麟儿，我们娘家人作为
贵客赴宴，备了一担贺礼。两只箢子
分置扁担两头，里面装着米、面、红糖

与鸡蛋，都是当时极为金贵的礼物。
那是一个暑气蒸腾的夏日，我

和堂哥各挑一担贺礼，从西向东翻
越如今高铁泰安站以南的玉皇山，
赶往小姑所在的山村。母亲与大娘
跟在我们身后，在崎岖的山路上步
履匆匆。等到抵达姑家的小院，日
头已近正午。

解放初期，村里没有饭馆，办喜
宴全靠邻里帮衬。屋内院中，摆满四
处借来的桌椅板凳和租来的餐具。
院中临时盘起的煤灶烈火熊熊，肉香
混着烟火气，漫满整个院落。

短暂歇脚，桌上茶具撤去，帮厨
的乡亲举着长长的木质传菜托盘，端
来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卤面。许是碗
小，许是翻山赶路早已饥肠辘辘，一
碗喜面瞬间就下了肚。堂哥凑到我
耳边：“别急，后面还有十全席！”

吃罢喜面，宾客暂时离座，留出
时间让主家布置正席。众客院外四
下游走观景，闲话乡间见闻，约莫一
个时辰后，方才重新入席开宴。

往事历历，恍如昨日。记忆里
姑家的十全席，除了两荤两素的压

桌凉菜，还有精致的小盘糕点。待
六道热菜依次上桌，平日里难得沾
荤腥的我总算可以大快朵颐。堂哥
悄悄告诉我，十全席并非只有十道
菜，吃完这些，后面还有整鸡、整鱼，
以及肉丸蛋花汤。那一刻我才懂
得，名为十全，讲的是十全十美的吉
祥期许，不在于菜数恰好十道。

岁月流转，改革开放之后，庄户
人家日子日渐殷实。此番堂弟带我
前来的金燕山庄，便是近年家乡依
山傍水建起的一处农家乐。

山庄之名，源自金牛山北河畔
奇石之下一处天然燕窝。金牛山属
泰山余脉，横亘在千年古城泰安西
南。民间相传，山顶山洞藏有金牛，
山也由此得名。老辈人口口相传，
古时曾有个懂风水的南方人前来寻
宝，一日行至山北，拾得一枚金蛋。
他望见崖壁石窝之中的金燕巢穴，
断定里面藏有更多金蛋，便动手凿
石掏取，不料惊扰金燕振翅飞去，自
此再也不曾归来。

传说里的金燕一去不返，可外
出闯荡的乡人回来了。本村的温玉

宝在外打拼挣得第一桶金，看准故
乡秀美的山水风光，以十全席为招
牌建起山庄，既慰藉了游子心底的
乡愁，也为山里百姓婚丧嫁娶置办
宴席提供了便利。

我们到访那日，山庄大厅正筹
办一场升学宴。我们几人坐在雅
间，品鉴这与时俱进的新版十全
席。按照宴席旧例，吃完喜面，众人
移步山崖边的凉亭喝茶闲谈。

不多时，山庄老板提着茶壶前
来续水，向堂弟询问上菜时辰。原
本约好一同赴宴的亲友大半尚未到
场，我便提议，今日只是试吃，不必
全套铺排，只上传统十全席，再加几
道山庄特色菜肴即可。

话音刚落，续水的老板朗声开
口：“既然如此，今天这桌，我做东！”

听闻此话，我们皆是一愣。
我随即笑着打趣：“菜要丰盛

些，酒可不能差了！”
老板一笑，一句颇有戏文味道

的“悉听尊命”，惹得满堂拊掌大笑。
爽朗的笑声飞出亭外，悠悠飘

向辽阔的乡野。

好大的雪，泰
山上下银装素裹。

冯玉祥先生
推开房门，朝泰山
极顶望去，山石和
林木一夜之间被
大雪包装成精美
的白玉工艺品。

“快过年了，
这些白雪若是白
面该多好啊。”他
扶着窗台，望着窗
外的雪景，想起了
儿时听过“天上下
白面”的神话。

窗外一只麻
雀扑棱一声，从
房檐上蹬下一片

雪屑。
先生摸了摸长满胡子的下巴，

忧心忡忡地说：“如今兵荒马乱，外
寇侵侮，内乱不休，苛捐杂税多如牛
毛，别说白面，老百姓恐怕连稀粥也
喝不上了。”

“年关是穷人的鬼门关呀。”先
生好像看到了在雪地里乞讨的老太
太、面黄肌瘦的孕妇、皮包骨头的少
年……他们一起走过来，向自己伸
出瘦骨嶙峋的手。先生鼻子一酸，
心里沉甸甸的。

腊月初八那天，先生从三阳观

习武返回五贤祠的路上，见一个驼
背老太太和一个小男孩在山坡上挖
着什么。他很纳闷，难道地里还会
有山芋，还会有花生？他走近询问：

“老大娘，你在挖什么呀？”
老太太腰弯得很厉害，连抬头

都很困难。她听到有人问话，慢腾
腾地回过头来，眨了眨深陷的眼睛，
吐出三个字：“找吃的。”

“腊月天，地里还有能吃的东西
吗？”先生愈发纳闷。

这时，老太太艰难地用小镢刨
开冻土，从土里捡起一个东西扔到
破篮子里。

先生蹲下来，仔细看了看，篮子
里有几条冻僵的豆虫。看它那丑样
子，卷曲着胖胖的身子，怪吓人的。

小男孩瞪着大眼睛看着陌生
人，抱着老太太的腿，一步不离。老
太太只顾寻找豆虫，喘着粗气，树皮
般粗糙的手翻动着冻土。

“老大娘，我叫冯玉祥，想跟您
老人家拉几句呱。”

“冯玉祥？”老太太听得清清楚
楚，惊喜地说，“你就是冯玉祥？”她
把篮子放在一边，吃力地站起来，弯
弯的背使她不能直立。

老太太的儿子是个石匠，上山
采石头，不幸砸伤了腿，成了残废。
前几天，儿媳生了个孙女。母亲没
奶水，婴儿整天饿得啼哭。老太太

听乡亲说吃豆虫能下奶，于是就到
地里来挖。

“豆虫含蛋白质，脂肪多，营养
丰富，在理。”先生咕哝着，点点头。
他见眼前一老一少可怜的样子，便
掏出五块现大洋，说：“别挖了，回家
给儿媳买点东西养养身子吧。”老太
太接过现大洋，还没来得及道谢，先
生已转身离去。老太太不由自主地
两膝跪下，向着先生离去的方向磕
了几个头。

今年春旱秋涝，收成不好，先生
深知山民生活的苦难。他走访了泰
前村、天外村的十几户人家，发现吃
糠咽菜的已经算上等户了，有几户
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还有家里孩
子多的挑夫，一年里有大半年只能
靠吃橡子面维持生命。先生心里难
过极了，他回到五贤祠，立刻命令警
卫员王小虎：“通知队伍集合，到普
照寺开会。”

命令迅速传达，士兵齐刷刷地
在普照寺前列队。

“兄弟们，快过年了。年该怎么
个过法，我想跟大家拉拉。”先生心
情有些低沉地说。队伍里鸦雀无
声，雪光映着一张张严肃的脸。

“日寇入侵，国
难当头，民不聊
生，我们每个
军人都感

到十分痛心。我到山下乡亲们家里
走了走，乡亲们苦啊！咱兄弟们，山
南海北聚集在一起，为什么？为革
命，为打败日本救中国，为了挽救苦
难同胞，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
咱们大都出身于穷苦人家，倘若是
我们自己的父母兄妹忍饥受饿，你
是什么心情？”队伍里发出阵阵唏
嘘声。

“过年了，咱们有白面吃，有肉
吃，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的乡亲们
吃橡子面、去讨饭吗？”先生的语气
停顿了一下，“有良心的人，看着乡
亲们的凄惨样子，有肉有鱼也吃不
下去呀！”先生的话震撼着每个士兵
的心，队伍有的人议论，有的人沉
默，有的人哭出声来。

“司令，乡亲们苦难，咱们不能
不管！”一位战士倏地站起来，挥着
拳头大声说。

“对，这位小兄弟说得对。”
冯玉祥提高嗓门说，“咱们过
年少吃几斤面，少吃几斤
肉，救济周围的老百姓，
大伙儿说应不应该？”

“ 应 该 ！ 应
该！”士兵

们齐声回答。先生对士兵们的表现
深感欣慰。于是，他决定组织人员，
逐家逐户落实好救济任务。

……
随着太阳爬上高空，山上的雪

化了，露出一片片青石；院子里，融
化的雪水浸湿了砖头铺平的路。先
生隔着玻璃窗，看见部下王作舟和
王小虎高高兴兴地踏进院门。

王作舟进门就说：“司令，乡亲
们高兴极了。今天下午，普照寺里
比赶庙会还热闹哩。”

“救济的东西都发下去了吗？”
先生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问道。

“全发完了，都是最穷的人
家，有山轿夫、洋车夫、石匠、

樵夫等，每家一袋白面、5斤猪肉、
两盒点心。”王作舟停了停，又说：

“噢，还有3户回民，发的是羊肉。”
王小虎插嘴说：“领东西时，乡

亲们甭提多激动了，有位老大爷拉
着我的手，眼泪直流。老人家哭的
样子，弄得我鼻子直发酸。”

先生听了两个人的汇报，心满
意足。他的视线落到屋檐下，冰溜
子尖端的水珠就像一粒粒珍珠，晶
莹剔透、闪闪发光。

我的三舅姥爷
属鸡，在世的话今年

六十九岁了。生养他
的，是一座宁静美丽的
鲁中南小山村——宁阳
县东庄镇王家庄村。

三舅姥爷六岁那
年，不幸患上脊柱结
核。那个年代，家里生
活拮据，加之山村医疗
条件有限，他没能得到
及时治疗，从此脊背佝
偻，落下终身残疾。

听父亲讲，三舅姥爷
以前常来家里帮衬农
活。忙完一天的农活，一
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
三舅姥爷讲起王祥卧鱼、
子路负米、箪食瓢饮这些
古老的孝善故事。那个

年代山村闭塞，外界音讯稀少，那些
故事对于父亲来说，是一场丰盈的
精神盛宴。故事里向善崇德的道
理，经年萦绕于心，潜移默化影响着
一家人往后的人生。

父亲儿时的玩伴时常拿三舅姥爷
佝偻的身形嬉笑打趣，每每此时，父亲
总会局促难堪，刻意回避。年岁渐长，
父亲才心生惭愧——这位身残志坚的
三舅姥爷，反倒成了他心底的骄傲。

三舅姥爷自幼便扛起了生活的
重担。太姥爷托亲友牵线，送他拜
邻村篾匠为师，学习麦秸、棉槐条编
织手艺。篾活枯燥劳累，年少瘦弱
的三舅姥爷咬牙坚持，手艺日渐娴
熟，靠着一双巧手勉强维持生计。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
山村，心思活络、眼光敏锐的三舅姥爷
捕捉到时代的机遇。他四处奔走筹措
六十元本钱，独自前往泗水县城，批发
了一批日用百货，在自家临街老屋的
土坯墙上凿开一扇小窗，开起了全村
第一家经销点，取名“惠众”。

三舅姥爷总能抢先带回电子手
表、港台明星贴画、自动铅笔等城里
的新鲜物件。苦心经营多年，经销
点货品日渐齐全，门面不断扩建，门
口摆起两张台球桌，人来人往、烟火
喧嚣。后来，四舅姥爷辍学在家，没
有谋生出路，三舅姥爷毅然把经营
红火的门店全盘托付给四舅姥爷。

后来的一段时日，三舅姥爷忽然
杳无音信。等他归来之时，身后毛驴
车上满载了各色新潮布匹。家人这
才知晓，他远赴周村、昌邑考察市场，
决意做起布匹生意。此后数年，一件
硬实的黑色猪皮夹克成了他的标志
性装束。他赶着毛驴车，风雨无阻奔
走于周边各个乡村集市。布匹生意
越做越兴旺，三舅姥爷拉货的交通工
具从毛驴车换成三轮车，后来又换成
了130汽车。他成了村里最早建起
锁皮厅新房的“万元户”。

市场经济全面放开后，大批商
贩涌入集市，同行之间竞相压价，布
匹生意利润日渐微薄。三舅姥爷审

时度势，及时抽身转行，又一次抢先
做起新款锅碗瓢盆、土杂百货的生
意，生意又火了起来。

光阴流转，时代变迁，电商浪潮
席卷城乡。前些年，我随父亲登门
探望，看见三舅姥爷搭上了电商快
车。他戴着老花镜端坐在电脑前，
接单、打包、发货，帮乡里乡亲把山
野土特产销往四面八方。

命运可以弯折一个人的脊背，却
永远无法弯折一颗不屈向上的心。
三舅姥爷没有向苦难低头，不等、不
靠、不要，以残缺之躯闯出属于自己
的人生路。他既是时代变迁的亲历
者，也是自强不息的追光人。身体的
缺憾从来不是人生的边界，作为晚
辈，我深受鼓舞。我坚信，只要心怀
热爱、脚踏实地，每一个努力生活的
人，都能够活出生命的尊严与光彩。

如今，三舅姥爷已然离去，化作
岁月里最温暖的念想。斯人已逝，风
骨长存，他坚韧向上、向善而行的一
生，将永远照亮我们晚辈前行的路。

脊背虽弯 人生挺直
□赵嘉豪

天寒情意暖

乡宴十全席乡宴十全席
□赵家栋

□韩尚义


